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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五六岁时，悠闲的午后，天空深
邃空旷，阳光温婉和煦，母亲盘腿坐在沙
发上，给她读小说———夏洛蒂·勃朗特的
《简爱》。 母亲读得很温柔，很缓慢，一字
一句，清晰可闻。 小说里的人情世故，像
电影一样，沉浮在客厅的空间里。

母亲读了一段，像是喃喃自语，又像
是询问女儿，她说：“你看，罗切斯特的女
儿阿黛拉·瓦朗，事事都那么爱表现自己。
她这么做，对吗？ 你怎么看待她呢？ ……”

母亲所说的内容， 年幼的她还未必
能明白。 但是她与母亲之间，在那一刻，
形成了心与灵的连结：午后的阳光，萦绕
在母亲身边的幸福与宁静， 母亲对于孩
子的尊重、平等、鼓励，这幅美好的画面，
多年以后， 成了王树最宝贵的回忆和财
富之一。

虽然王树的家庭给她提供了很多积
极、愉悦、美好的回忆，但其在学校教育
里的一些经历却不那么美好———

王老师提到了初中的一位教数学的
班主任。她是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很严
厉， 骂学生的时候尖酸刻薄， 从不留情
面。王老师说，她人生当中听到的最难听
的话，都是从数学老师那里听来的。

当时，她有个同桌，是一个长得白净
又好学的男生，隔壁班有个女生，与他关
系挺要好，下课后经常来教室找他。

有一堂自习课，数学老师坐镇，下课
都好一会儿了，她不走，没人敢动。

那位隔壁班的女生如往常找来，没
发现异常情况， 在窗户边上喊男生的名
字。全班同学都听见了。老师也听见了。
大家都把头垂得低低的。 王树的头垂得
更低，即便如此，她也能感觉到老师冷酷
的目光正在射过来，如同冰凉的刺刀。教
室里静悄悄的， 像巨大的风暴来临前的
压抑。 这时， 一把刺耳而悠长的声音响
起：“哟，勾魂儿的来了……”

那一刻，王树竟然不是害怕，而是哀
伤，她似乎听见了同桌内心崩溃的声音，而
一段原本美好的友谊，正在粉碎成尘埃。

多年之后，旧事重提，她仍心有戚戚

然， 甚至她一度在面对戴眼镜的人时有
心理障碍。

如今，借助于内在成长的道路，王树
老师已经从这段经历中走了出来， 怀着
理解与慈悲， 她已经在内心与记忆中严
厉的数学老师和解。

然而正如她所说的， 并不是人人都
像她这样幸运， 能够从童年的创伤中走
出，也许，曾经被这位老师深深伤害的那
位同学所受的创伤会影响深远。 对孩子
来说， 有时候老师对他们的影响在某些
成长阶段，会比父母的影响还要大。

就如同她提到的另一位对其生命产
生积极影响的语文老师。 他是位很有激
情的老师，就像电影《死亡诗社》里的“船
长”。 在他的课堂里，学生被鼓励尽情领
略文字之美，为了表达自我而写作，要珍
爱灵感，随时捕捉。 灵感来临的时候，一
支笔，一页纸，甚至书本的留白处都可以
作笔记……这样的课堂充满平等、热情，
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热爱阅读、热
爱生命表达的种子。

时至今日， 王树老师还保留着随时
在喜爱的书本上记录心得、 领悟和灵感
的习惯。谈到此，王树老师拿出书桌上一
本刚看完的书，翻出其中几页，指着书页
里一行行文字，一道道划线，满脸的喜悦
和满足。

通幽之变：初识蒙特梭利课堂
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 作为一名

艺术生，她却因为命运的安排，阴差阳错
地走上了幼儿教育之路。

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陪
家人去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幼儿教师培训。

那是一个来自台湾和国外的老师组
织的课堂。 课堂上摆满了五彩缤纷的各
种玩具，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但是整个
课堂，却乱中有序。更让王树惊讶的，是讲
台上的老师，竟然可以那么优雅，那么美
丽，老师的一举一动，都充满宁静与喜悦。

正是老师的宁静与喜悦， 给课堂注
入了别样的气质。这个课堂，深深地吸引

了王树。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她认识到蒙
特梭利教育法的课堂。

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 原来老师还
可以这样美， 原来老师和孩子之间还可
以进行这样深入的连结！

自此， 王树成为国内第一批接受体
系化培训的蒙特梭利老师。 1995 年，参
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爱与自由”学校。 经
历了 20 年的蒙特梭利、“爱和自由” 教育
一线实践和研究，王树对儿童生命的本质、
儿童教育学，有了更丰富更立体的体验。

在工作中，她遇到了这样的情形：一
位军官家长，长得气宇轩昂，盛气凌人。
他领着小孩， 对王树说：“我把孩子交给
你，你要对他负责。 犯了错，要打要骂随
你。 处理完了，告诉我一声。 ”

她还不止一次， 听到好些孩子说：
“老师，你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

同时，她也听到同行，因为疲于应付
过多的学生而心力交瘁， 因而对教育工
作心生不满……

很多在“爱和自由”的学校里允许孩
子自然呈现的，比如玩沙、对井盖好奇、
钻到桌子底下、敢于和权威人物说“不”
等行为， 在很多家长和传统幼儿园那里
是被禁止，甚至引起恐慌的。

很多在“爱和自由”学校毕业的孩子
本来生命状态很好， 但是进入公立学校
后开始不适应……

类似的种种状况，层出不穷，让王树
开始思考教育者的定位， 教育对象的本
质以及教育的方法方式。

孩子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引导？ 父母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究竟应该担当怎样
的使命和职责？ 老师真的能够取代父母
吗？作为幼教老师，如何与孩子产生有界
线的连结？ 家庭教育中有哪些环节出现
缺失？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何配合
才对孩子是最好的？ 孩子真的有那么多
问题吗？ 那些“问题孩子”背后与他的家
庭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些思考， 王树老师走进了西
方心理学的课堂，从此也开始了这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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